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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前，屋后，墙角，窗帘后面
你藏在哪里？春风吹过石榴树
吹开月季花瓣，你快活
慷慨地赠给一群蜜蜂
粉红的飞机场

放下筷子吧
它们忍受油盐酱醋的痛苦
那些青蛙，头颅在哪里安息
眼睛鼓起灯塔
那些人慢吞细咽
天堂里的青蛙
催促筷子快快放下
木质的皱纹里
水波荡漾，嫩草萌发

搪瓷瓶上的鸟
嘴向上钩，一弯急冲冲的马鞍
三两棵老树，尾巴，河流
时间失落在水面上的鳞片
摇动洁白的釉
凝固的房间，披挂花园的表面
一只鸟长久地咆哮，
在苍天之巅忍受盘旋

怎么就饮了它们
一杯，两杯……杯中的血
是遥远的葡萄架下
畅游的果汁。喋血的鸟鸣
滴进草帽下捣碎葡萄时的欢乐

高脚杯里的祝词
叩动装饰藤蔓的肉质
绅士啊，你风中快乐的摇摆

击毁了紫色的太阳

一个又一个晚上，葡萄闪亮
列队走进血脉，喧哗

倾听
这是我自己的岛屿；陆地、山岗
远在声音和意念之外，没有鸟儿和飞鱼
惊扰这儿的宁静。风像一团火掠过
人流船队一样穿梭，旋起头发的波涛
楼房里的耳朵听见，手在门环上抱怨
我是打开门或是隐居在白屋内的岛屿
不为熟悉的手看见
手啊，你拿的是罂粟或葡萄

乐园
它们呼朋引伴飞过脚手架，一路欢歌笑语
一小片蛮荒之地，局部的乡间时光，凉爽宜人
迅捷、甜蜜的光芒下，鸟儿们相爱、劳作
溶化小狗的鬃毛和心脏的马蹄
树叶翻江倒海，直到秋雁南飞
洁白的云朵挤出干的声音

张孝杰，1970年7月生于河南省通许县。1990
年开始写诗，作品见于《诗刊》、《星星》、《绿风》、《诗歌
月刊》、《诗潮》、《莽原》、《文学港》、《欧洲晚报》、美国

《新大陆》诗刊等国内外多家报刊。作品收录《中国
当代诗库》2008卷等多种年度选本及诗歌作品集。

竞 争
小丽打算考律师证，每天埋头苦读。一

男同事：“你一个漂亮女孩子这么辛苦干吗？
我有了女儿，就教她如何钓金龟婿，在家做个
贵妇……”小丽抬起头白了男同事一眼：

“笨！你趁早觉悟吧！你不知道那行业竞争
有多激烈！”

咬 牙
儿子：“爸爸，昨天我女朋友说，让我再拿

5000元买钻石戒指才和我结婚，你就再咬咬
牙，给我5000元吧！”父亲张开嘴吼道：“我的
牙都掉完了，还拿什么咬！”

本 息
女儿：“妈妈，我有一个‘银行’了。”

母亲：“怎么回事？”女儿：“也就是我有了
男朋友了。”母亲：“别太高兴，银行的钱
可不是随便花的，到期了你可要连本带
息还。”女儿：“什么时候到期呢？”母亲：

“结婚后。”

张孝杰的诗张孝杰的诗

曾经与友成
扶贫基金会的王
平董事长分享怎
么样找到最合适
的 志 愿 者 的 话
题。我认为，对
于任何一个领域
都存在着富有热
情的、乐于投身
的、偏执爱好的
人群，而在这样
一些人群中还存
在着为数不多但
能量巨大，对于
相关的工作有着
与 生 俱 来 的 领
悟、组织与推行
能力的天才。一
个组织就应该善
于透过社会动员
的方式来发现与
挖掘这样的天才
出来。开拓性的
事业当然需要一
般、例行的工作
者，但是当找到
这样的天才，才
能获得整合资源
与协调团队的发
动机。

我的老妈因
老年性缺钙而经
常有腿抽筋的现
象，任何的药与
补钙产品作用均
很有限，有一天我坐在飞
机上，碰到了一位西南政
法学院的校友，发现他现
在不是在做我们校友大
半都做的律师或者政法
工作，而是在做一个中成
药企业的老总，他因为特
殊的眼光而选择开发了
一种保健药，他听了我说
的我老妈的情况，建议我
试用下他的药，结果效果
非常的好。我们每个人
都可能是某一个方面的
天才——可能是某种专
业技能、某种特殊爱好、
对某些问题的超乎寻常
的专注、对于某些事物的
长期不懈的执著。我们
不是所有人都是全能全
智的，但是我们几乎每一
个 人 都 能 做 到 专 能 专
智。我们有些人很早的
时候就表现出来对某些
事情的特殊领悟与掌握
能力，有些人则要通过

“笨鸟先飞”的
努力才能使得
自己不同于其
他 同 类 的 人 。
过去我学习法
律，在我们的班
级上，有的同学
如莫志成就是
领悟快的；而左
卫民就是属于
先飞型的。我
看我的同事，同
时进来公司，有
的人满怀热情、
积极钻研，三四
年后俨然已经
是一个方面的
专家；也有的同
事例行公事、得
过且过，只求自
己 对 得 起 自 己
拿的一点工资，
久而久之，既没
有进取的热情，
也 没 有 创 新 的
眼光，慢慢地就
把 发 掘 自 己 的
天 分 的 机 会 消
磨 了 。 在 我 看
来，人的悲哀，
做 点 小 事 情 还
是其次，最莫过
于 自 己 都 不 知
道 自 己 在 这 个
世 界 上 有 何 独

特之处，有何特别的存世
的价值。

与有天分的人同行，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会
感受到某种轻松，因为他
们在解决问题上有一些
独到的创新与效率；但有
时我们也更有压力，看到
他们的选择就有自愧不
如的感觉；当然更重要的
应该是要有学习的心志，
尤其是学习他们的求学
与做事的方式方法。在
我的有天分朋友中，我学
习龚祥瑞先生的以青年
为师、夏卫民先生的宽
厚、杜岩先生的快捷、王
金玉先生的高度、邓清的
参悟、唐峻的分寸感。反
正，如果我们能有较多的
有天分的朋友，我们在他
们的熏陶下，在他们的压
力下，在他们的激励下，
也许能更快地显出自己
的天分。

小说《追
逐》两条线索
有条不紊地交
叉进行，显示
了作者掌控文
字铺陈情节的
功力。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加
籍华人女作家为力所写的这本
第一部描写贪官潜逃海外的长
篇小说《追逐》。贪官逃遁的手
法颇为惊心动魄，先是香港后
是北美，假护照假名字甚至于
有一张假面孔。

或许因为最受“裸官”们喜
爱的国家是加拿大，该国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引渡协议。
身为加拿大农业部科研所科研
人员的为力女士对此深有感
触。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说，
有四千名腐败官员裹走五百多
亿美元逃亡外国。而且这还仅
仅是2005年的数字——那是奥
运房地产热形成之前的数字。
出于海外赤子的一颗拳拳之心

——洋装虽然
穿上身，我心
依 然 是 中 国
心，为力她用
键盘作武器口
诛笔伐揭露了

那么一小撮贪食民脂民膏的不
法官吏的种种丑态。跟着她的
文字段落，在她的笔下面对罪
恶摆脱惩罚的逃遁面对忏悔心
灵挣扎的逃遁刻画得细致入
微。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为何面
对如此猖獗的外逃行为，鲜少
有作家拿起笔作刀枪来体现作
为一个作家的良心所在。与其
他海外女性作家比如六六的

《双面胶》所写的婆媳纠纷家长
里短和艾米所写的《山楂树之
恋》实质上是新时代的鸳鸯蝴
蝶派作品相比之，毫无疑问，为
力的这部长篇小说《追逐》的社
会价值要高得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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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南，有个小院子，孤零零的，离风最近，今晚我
就住在这里。

太阳对风是一种限制，阳光下，风们会遵守太阳
的一些律条，它们的行为会有些收敛。太阳一落，风
就放肆，在村子里乱跑，大声地叫喊，推人家的门窗，
摇晃大树，吓唬孩子。

我懂得风的脾气。
向晚，夕阳衔山，暮鸦寒枝，低云与炊烟缠绕。

一股很小的贼风，从河坡里爬上来，沿着土路，左闪
右躲地进了村子。它对这里很熟悉，一家家地看，一
处处地访，从村南到村北，从村东到村西，看这一家
少了什么，那一家又添了什么，有时偷笑，有时叹
息。贼风把炊烟砍断，把一片杨树叶子越旋越高，像
是它在一点点地向高处攀爬。它在村中戏耍了一番
后，就消失了，像一个侦探。

是夜，我关灯睡下。就听到它又来了，是来找我
吗？我回村就这么一天，就与我混熟了。它们要进
我的小屋，却进不来，急得房前屋后的转。门窗紧
闭，它们进不来，就在窗外喊我的名字，一遍又一遍
地喊，我不理它。忽的，我听到一声响，呜呜有声，脸
上似感到些微凉意，还有股子灰尘的气味。我打开
灯，起床，仔细检查后才发现，木窗子下，风在那经年
的木框子上捅开了一个小洞。风就是从那里进来
的。

风把庞大的身体缩小，变细，硬是从那个小洞里
钻进来，它们憋足劲，一个个连着往里钻，木头上锋
利的楞刺刺伤了它们的身体，便发出痛苦的尖叫

声。它们进得我的屋子，在橘
黄色的灯下，倒是变得有些老
实，显得不好意思，拘谨。我找
了一块破布，把窗子上那个小
洞塞严，堵实，这才又关了灯，
放心地睡去。

夜阑，又来了大批的风，这批风有些鲁莽，弄出
许多声响。它们像军队那样行进，喊着号令，拖着辎
重，又相互追逐，厮打，奔跑，辱骂。在村子里横冲直
闯，把树的头颅狠狠地捺下，捺下。又跑到屋顶上叫
喊，发出阵阵的悲鸣，把片瓦踩落，在房顶上很响地
滚过，掉在地上“叭”地摔碎了。把村东头一户人家
的断墙猛地推倒，砸碎了一些盆盆罐罐。风像是急
红了眼，它大声地喊着人的名字，村里很多人的名字
都喊遍了，人们睡在被窝里装作没有听见。它们推
门，用脚狠狠撞门，把门窗弄得哐哐地响，人们还是
装作没有听见。整个村庄的狗都不敢叫了，猪也不
敢哼一声。醒着的人们，都在想，这场风与自己有无
关联呢？听这风的阵势，可能与自己有关，但又想不
到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我听到大队的风，站在我的院门外，高声叫喊。
院门是铁皮所制，两扇，风敲之如锣，哐哐作声。门
内侧，设三道插销，上下各一道，中间一道，但铁门年
久失修，已锈蚀，插销皆已脱落。睡前，我用绳子把
两扇门拴在一起。

风，带着整个北方的强大，还有河流山岗的内
力，它们进不来，便使劲地推门，推不动，就撞，用脚
撞，用石头砸，发出咣咣地响。移时，风弱，铁门上有
窸窣之声，如是盗夜间钻进了你的房间，摸黑翻找东
西。那是风把它的手，伸进了铁门内，在解那个拴着
的绳子，它很耐心，一次不行，再来一次，终于解开，

只听咣当一声，铁门被打开，大批的风就拥进了院
子。风在院子出出进进，反复地折腾那扇铁门，
推开又关上，再推开再关上。铁门撞在墙上，声
震四野。

风，可能是来自村外的墓地，或是来自很多年前
的某件事情，我已经不记得了。它没有形体，但你能
感知它，它不能言语，但你能听到它。风有思想，它
会思考，敏感，迅疾，喜怒哀乐俱全。它们偶尔也到
城市转转，但乡村才是它们的家，那广袤的原野，河
流，才是它们的家。风与人有关，某一阵小风，可能
就是起自你，你不知道，但风知道。每次大风时，人
的行为都会有些收敛，人们能够从风中听到一些劝
谏，或者威胁。风会告诉人们很多事情，人却不太明
白。

后半夜，院子里平静下来，风柔和多了，不再鲁
莽。这可能是一股新来的风，像一位少女或者是母
亲，她们推动铁门的声音别致而文雅。咯吱，咯吱，
咯咯吱吱，片刻后，又是咯吱，咯吱，听起来，让人更
是不安，心烦，难以入睡。我只好开灯，起床，找了一
些粗点的铁丝，出门，把两扇铁门重新拴紧，这才又
睡。

我刚蒙眬睡去，又被惊醒，也许是前面的那些大
风重又折回，它们见铁门打不开，便又一次次地猛烈
撞击，那声音地动山摇，惊人魂魄。忽听得门外，咔
嚓一声响，好像是有物被折断，或是什么东西被摔碎
的声音。尔后风便静了，夜色如磐，静寂无声。

东方泛白，云住风停，风又去到了我们不知道的
地方。我起床来，看到院门外的那棵碗口粗的槐树，
树冠被折断，折断处有新鲜的汁液。惟余一丝小风
没有走，它从东边友山家的院子出来，翻过墙，来到
我家的院子里，缓缓地走过，又去了西边海三家的院
子，它像是在寻找什么，也许是它昨夜在这里闹腾之
后，有什么东西丢下了，又回来寻找。

当时罗马东西两个帝国，罗马
在七八世纪五万人左右的时候，长安
一百万人。这里边你知道有多少外
国人？外国人比例非常高，七十几个
外交使团，三万个留学生。长安的人
穿的是波斯的服装，吃的是阿拉伯的
面食，用的是罗马的医术，看的是印
度的杂技，然后建筑风格最豪华的是
拜占庭的建筑风格。而且一批长安
人里面比较有钱的还开始用黑人做
仆人。更惊人的是什么样的宗教都
可以在那儿存活，在波斯，最早他们
有摩尼教，后来被拜火教消灭了，拜
火教后来又被伊斯兰教消灭了，但是
这三个宗教在长安都存活都很好，它
们的关系也很好。所以我有一篇文
章讲到，一个伟大的都市，不完全看
它接待了多少高贵的客人，还要看它
接待了多少精神流浪者。而且让他
们在那儿可以和平共处。这非常了
不得。长安是一种非常好的中华文
化的文化模式。

龙永图：包容文化。
余秋雨：包容

文化。它也没有国
家哲学，这就是长
安。我有一次向北
京的几个教授提出
过疑义，我说总有
个回忆，长安是不
提国学的，唐朝不
提这些，什么样的
思维都可以在这里
存在。这就是唐代
气度，也是中华气
度。

龙永图：我觉
得余老师讲的这样
一些东西，对我们
今天发展经济有很大的启示。我一
直在讲，我们中国面临两个大的趋
势：一个就是全球的产业向中国的大
转移。全世界那么多的国家到中国
来投资，中国国际贸易发展得快，出
现了全球的产业向中国大转移的趋
势。还有一个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
的大转移，中国城市化的大进程。在
这两大转移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一
些什么样的理念？我觉得我们需要
发扬中国传统当中那种宽容、那种中
庸、那种仁爱之道。像大量外国人
到 中 国 来 、外 国 资 本 到 中 国 来 ，
我们怎么样以一种宽容的心态，
以 一 种 比 较 友 好 的 心 态 来 看 待
这样一次大转移。

农 民 工 进 城 也 是 这 样 。 我
在 深 圳 的 时 候 ，当 地 的 居 民 说 ，
怎么好像外来的民工已经在人数上
超过了本地居民。很多地方都是这
样，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城市居民
怎样用一种宽容的心态、欢迎的心
态，使得这一部分农民将来成为新市

民，成为市民当中的一个部分？这需
要一种宽容的心态，需要一种爱的心
态，不是排斥、歧视的心态。我觉得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关键时刻，就
是两个大的趋势正在席卷我们中国
经济的时候，怎么样在我们中国传统
文化当中找到一些好的理念，把它应
用到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来，为什么中
央提出来建立和谐社会，这里有很多
中华民族当中非常重要的理念，会对
这两个大转移的成功起着强大的作
用。而这两个大转移的成功，将会决
定中国经济的最后成功。

企业家和文化人联手，做好文
化产业

主持人：前段时间中国鞋在西
班牙被焚事件，这应该是一个经济案
件，背后也有一些文化上的误会。

龙永图：这个存在着和国外经
济文化上的沟通问题。中国在培育
软实力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缺
陷，就是中国人不善于和外国人沟
通。实际上中国鞋被烧，如果把当时

很多的情况讲清楚，
把中国鞋到西班牙
以后对当地的经济
和当地人民带来的
好处，把这样一些重
要的信息传播的话，
不至于发生这样一
个现象。所以我觉
得中国在走出国门
的时候，怎么样让国
外的人更多地理解
中国，让国外的人理
解中国经济和全球
的融合对他们也是
一件好事情，这很重
要。所以在打造中

国软实力的时候，怎么样培养出真正
能和国外进行有效沟通、有效合作的
一批人才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太缺乏
这方面的人才了。如果我们有像余
先生这样的 人 才 ，能 够 让 国 外 更
多了解我们的话，就不至于产生
像西班牙这样的悲剧。

余秋雨：文 化 有 一 种 特 殊 的
力量。我多次讲过，德国发动过
两 次 世 界 大 战 ，大 家 对 它 挺 恼
火 ，但 是 为 什 么 后 来 给 人 的感觉
有点不太一样呢？非常重要的原
因，它毕竟有歌德、贝多芬、黑格
尔 、康 德 ，这 些 人 永 远 是 作 为 人
类 精 神 领 域 的 导 师 存 在 。 这 么
一种文化的东西，就会让人家对
整 个 群 体 产 生 一 种 莫 名 的 好
感。他们当然也出现了坏蛋，我
们 要 善 于 把 他 分 开。如你搞不清
楚的话，对他 们 的 文 化 不 太 清 楚
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夸大的负面
评 价 。 我 经 常 举 这 个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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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丫头，老子宰了你！”富樫发
出野兽般的嘶吼。

怎么办？靖子环视四周，暖桌
的电线映入眼帘。她从插座上拔起
电线，电线另一端还连着暖桌。她就
这么拽着电线起身冲上去。

她绕到还压在美里身上狂吼的
富樫身后，把电线往他脖子上一套，
使出全身力气，拉紧。

富樫呜地闷哼一声，往后一倒，
双手拼命拉扯电线。靖子死命地
拉。如果现在松手，就是死路一条。

可是论力气，靖子终究不是富
樫的对手，电线渐渐从她手中松脱。

就在这时，美里翻身起来，去掰
富樫扯电线的手。她骑在他身上，不
让他挣扎。

“妈，快点！快！”美里大叫。
靖子紧闭双眼，将浑身力气灌

注到双臂，使劲拽紧电线。
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拉扯究竟

僵持了多久。直到听见一个小小的
声音频频喊着“妈”，
她才回过神来。

靖子缓缓睁开
双眼，依旧紧握着电
线。

富樫的脑袋近
在眼前。暴睁的双
眼一片死灰，脸由于
淤血变成紫黑。

富 樫 再 也 不
动，口水淌下唇角，
鼻子里也溢出鼻涕。

“啊！”靖子大
叫一声，扔开电线。
咚的一声，富樫的脑
袋撞在地板上，再也不动。

“怎么办……”靖子喃喃自语，
脑海里一片空白，“我杀了他？”

“是这浑蛋……是他自己……”
美里屈起腿，抱着双膝。她把头往两
膝间一埋，开始嘤嘤啜泣。

怎么办……就在靖子再次呢喃
时，门铃响了。她大惊失色。

美里也仰起脸，泪水湿遍双
颊。母女俩面面相觑。

一个男人的声音：“花冈小姐。”
这个声音很熟悉。可靖子一时

想不起是谁。
敲门声再次响起。“花冈小姐，

花冈小姐。我是隔壁的石神。”
靖子吓了一跳。刚才她们弄出

的声响，想必非比寻常。邻居不可能
不起疑心，石神才过来看看。

“来了，请稍等。”靖子自认声音
约略恢复了正常。

美里已进了里屋，关上纸门。
靖子看着富樫的尸体。必须处理这
个。

她把暖桌推到一边，牵过桌布
盖住尸体。虽然有些不自然，但已别
无他法。

靖子走到门口脱鞋处，富樫肮
脏的鞋赫然在目，她连忙将其塞到鞋
柜下面。

一开门，现出石神那张大圆脸，
细缝般的小眼睛对着靖子。他面无
表情，让人毛骨悚然。

“请问……有事吗？”靖子对他
挤出微笑。

“我听到很大的响动。”石神脸
上依旧一副难以辨读情绪的表情。

“出了什么事？”
“不，什么事也没有，”靖子用力

摇头，“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没事就好。有什么我能帮忙

的，尽管说，别客气。”
“谢谢。吵到您，很不好意思。”

靖子鞠个躬，关上门，顺便挂上门
链。听到石神回到住处，关门，她方
吐出一口大气，忍不住当场蹲了下
来。

背后传来纸门拉开的声音，美
里走出来。

靖 子 慢 吞 吞 起
身，看着用暖桌桌布盖
住尸体的地方，再次感
到绝望。

“没办法……怎
么办？”她喃喃道。

“怎么办？”美里
抬眼凝视着母亲。

“ 还 能 怎 么 办 ？
只能……报警。”

电话响了。
靖 子 调 整 好 呼

吸，按下通话键。
“我是隔壁的石

神。”
“啊……有什么事吗？”
“不知道你们商量得怎样了。”
她完全听不懂他在问什么。“你

说什么？”
“我是说，”石神停了一下才继

续说，“如果报警，我毫无意见。要是
没这个打算，我或许……帮得上忙。”

倘若石神真在隔壁竖起耳朵偷
听，他也必然知道美里涉及命案。一
旦他报告警方，再怎么否认，也很难
使美里从案中抽身而出。

靖子下定决心。
“好。我也正有事找您，请您来

一趟好吗？”
靖子挂断电话的同时，美里立

刻问：“谁打来的？”
“隔壁的老师，石神先生。你先

去屋里待着，关上门。快去。”
门铃响了，靖子走到门口。
门一开，石神肃然而立。他已

是一身深蓝色运动服，但刚才并非这
般打扮。

“请进。”
石神进了房间，毫不迟疑

地掀开暖桌桌布。看他的动作，
他似早已知道那里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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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乐图（国画） 周玉兰


